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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金丝猴（Rhinopithecus bieti）是我国特有珍稀灵长类动物，曾在获取标本后长时间内没有在野生环境中见

到，一度被怀疑已自然灭绝。20 世纪 70 年代初，在国内科学家不懈努力下再次发现其野生种群：19 群，约 2 000

只个体（Long et al. 1994）。1983 年首个滇金丝猴自然保护区——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标志着该物种被纳入

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圈。随着周边各地经济发展，滇金丝猴的生境遭到大肆侵占和破坏。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达

到极限，生境严重破碎化，滇金丝猴种群间几乎完全隔离（Xiao et al. 2003）。重新发现后的 30 余年中，滇金丝猴

仍分布于滇西北和藏东南，金沙江和澜沧江之间一个狭长窄小的地域（白寿昌等 1988），最南端是龙马山，最北

端到小昌都，面积不到 20 000 km2（Long et al. 1994）。其适宜生境面积约 7 000 km2，随着高山牧场的不断开拓，

滇金丝猴的适宜生境自 1958 年到 1997 年时已降到 4 169 km2，破碎后的斑块平均面积也由原来的 15.6 km2降到

4.5 km2（Xiao et al. 2003）。呈现经济越发达、森林破坏越严重的趋势，1997 年只发现了 11群滇金丝猴（Xiao et al. 

2003）。2008 ~ 2010 年，我们对整个滇金丝猴分布区重新进行了数量调查，共确认 15 个猴群、数量约 2 500 只。

2014 年的数据显示猴群数量增加到 16 群，但个体数量（2 500 只）并未增加。新出现的猴群在云南维西塔城辖区

的牙隆箐，与格花箐猴群相邻，并常有群间交流和家域重叠现象（黎大勇等，未发表数据），因而两个猴群常被误

认为是一个猴群（Long et al. 1994，Xiao et al. 2003，Grueter et al. 2008）。值得一提的是，云南丽江老君山地区原

有 3 群滇金丝猴，到 2003 年时仅剩 2 群，即金丝厂群 180 只（Ren et al. 2008）和 99 龙潭群（12 只）。2010 年这

个小群仅剩 7 只。2009 年云南省在此地设立了老君山滇金丝猴自然保护区。 

2008 年 5 月，经过多方协作，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维西县塔城镇辖区，对响古箐超大滇金丝猴

群（480 只）进行人工干预性分群（Ren et al. 2011）。将这个大群体分为 360 只和 120 只的两个群，并完成了 360

只大群的迁移。这次人工干预性分群，把这个大猴群对响古箐生境的利用压力降低到了正常水平（即每 30 km2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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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种群数量不超过 200 只）。随后对迁移大群家域扩展的跟踪研究发现，这个群体一年中占领了 48 km2的地盘，

较该猴群为 480 只个体时的最大家域（响古箐）面积（33.78 km2）增加近 42.1%（Li et al. 2010b）。该研究结果证

实，原大群的确已超过了响古箐生境的容纳量，这是生境破碎化后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人工干预分群虽成功解

决了此问题，但整个过程支出的人力和财力代价也很大。 

滇金丝猴对于家域具有高度的保守性，即如果未受到强烈的干扰或破坏，尽管该群体会一直在一个比较固定

范围内活动（Long et al. 1994），但是，当其活动的家域受到人类活动的频繁干扰时，它们会放弃原有家域，转移

到新的区域。如对响古箐猴群 10 年连续的活动范围监测，发现猴群因为人类活动频繁而放弃了原来的主要活动区

而转入到与之相邻的海拔更高的区域。这个转移过程始于 2000 年，到 2004 年才完成。之后该猴群再没有去过 1999

年之前曾活动的区域，新家域的面积基本上与原有的家域相近（< 20 km2，Li et al. 2010b）。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开始，对滇金丝猴的行为生态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对繁盛时期，到 2010 年达到一个

高潮，一年中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就达到了 20 余篇。在 90 年代中叶以前，受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的限制，对于

滇金丝猴家域的研究和估算结果存在很大差异，变动幅度非常大（1.33 ~ 113 km2，白寿昌等 1988）。在所有自然

猴群被相对准确定位的大前提下（Long et al. 1994），采用长期持续跟踪和方格法，人们首次准确估算了个体数量

为 175 只的一个滇金丝猴群体的家域大小为 25 km2（Kirkpatrick et al. 1996）。随后采用自动脱落无线电定位项圈

和 GPS 定位等技术，对该物种不同种群家域的测算显示，滇金丝猴正常群体（50 ~ 200 只）的家域大小在 30 km2

左右（20 ~ 35 km2，Grueter et al. 2008，Ren et al. 2009，Li et al. 2010a）；超过 400 只乃至 500 只的超大猴群，其

10 年内活动范围达到 43 km2（Grueter et al. 2008）。此后，我们近 10 年的研究发现，这个超大群体是由两个完全

独立的猴群因家域交叠而导致的错误估计，即把两群当成一个群体处理了（黎大勇等，未发表数据）。这样一来，

400 只的群其实是两个各约 200 只的群体，一个群体需要约 30 km2的活动范围。即便包括了活动范围重叠部分，

两个群的整个活动范围也没有超过 60 km2。这个结果提示，30 km2可作为一个衡量滇金丝猴家域大小的标准参考

值，用来粗略评估该地区的猴群承载量。 

野生动物一出生就身处于充满危险和困难的环境中（Mitani et al. 2012），存活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获得足够的食

物。我国科学家自重新发现野生滇金丝猴后就没有停止对其食性的研究，发现该物种采食种类较多（白寿昌等 

1988，Kirkpatrick 1996，赵卫东等 2009）。但 Kirkpatrick（1996）首次通过系统研究证实了滇金丝猴主要食物为

地衣类（Bryoria spp.）。滇金丝猴分布区域植被类型单一，植物多样性低是造成其这种食性的主要原因。在该物种

分布区东缘的金丝厂猴群，所处地区竹子（Fargesia spp.）丰富，金丝猴的主要食物则变成了竹叶，竹叶几乎一年

四季被采食（Yang et al. 2001），竹笋萌发时则喜食竹笋。由此可见，在食物种类极大丰富时，滇金丝猴会采食更

多种类来满足其能量和营养需求（赵卫东等 2009）。 

滇金丝猴的社群复杂，是一种重层社会（Grueter et al. 2004）。一般是由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one-male 

units）和一个离散性的全雄群（all-male unit）组成。一些关系较亲密的家庭单元会经常在一起移动，加上几只游

弋在其周边的单身雄性可看成是这个社群的第二个层次，再往上会出现亚群体（Ren et al. 2012a）。当一个群体中

的个体数量将近 200 只时，就会出现亚群体和亚群体的分离-聚合行为，这种现象可以视为滇金丝猴自然群体达到

分群独立临界点的标志。低于 100 只的群体很少出现分离-聚合行为（Ren et al. 2012a）。 

目前对滇金丝猴的研究已开始侧重其社会行为和社会组成（Ren et al. 2012b，Li et al. 2013b）。复杂的社会结

构，必然需要复杂的大脑来应对其中的各种关系及变化。目前研究上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群猴本身组成个体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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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个体识别的难度。此外，个体离猴群太远、树木密度高难以看清个体形态特征、猴子好动的特性、人为干

扰（放牧、狗、游客等），以及研究人员能力的差别等因素导致很难对这个问题进行长期的观测。尽管国内对其地

理分布、群体行为、家域利用、觅食行为、夜宿（Li et al. 2013a，b）等宏观方面的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而且野

外跟踪技术也有提升；但要更进一步研究该物种的社会结构及其个体行为和社会行为，难度很大。但是，这个问

题是今后研究的大方向和重点。 

封面动物  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响古箐猴群亚成年雄性滇金丝猴个体，任宝平 2009 年 5 月 20 日摄于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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